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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沙市漫话沙市卷烟业卷烟业
□□ 段绍段绍华华

荆史拾零

中国文物鉴赏界传奇人物王世襄，从一堆尘封丝绕的旧家具旁走
过，一眼就能辨出哪个是明代的家具，此为文物鉴赏的最高境界——

“望气”。人以为神，不可信，但所谓井蛙言海，夏虫语冰，不足辩也。
世襄老人已登仙界，事不可考。但在湖北监利这座滨江小城里，有

一位老人，在一堆紫砂壶中，扫一眼即能辨出真假，进而断泥料、明工
艺、判其价值，也是神乎其技，虽不能说“望气”识壶，但这种眼力，也是
世不多见，堪称一奇。此人就是被紫砂玩家尊称为“昊伯”的荆州紫砂
壶收藏家、鉴赏家——吴昊。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紫砂江湖，波谲云诡，深不
可测。光是紫泥、朱泥、段泥、降坡泥和由此衍生出的数十种泥料就让
你如坠云里雾里，不辨东西，再加上各种制作工艺，全手、半手、机工，灌
浆、化工壶等等不一而足，令人望而却步。昊伯能有此境界，是其近半
个世纪心血修炼而成。

上世纪80年代，明人周南起的《阳羡茗壶系》，让年轻的昊伯初窥
紫砂世界的风情万种、巧夺天工，从此痴迷其中，心心念念，不能忘怀。
一次出差到辽宁沈阳，在故宫门前，有人兜售紫砂壶，其中有一把据说
是邵大亨制作的。不玩紫砂，不知道邵大亨，在中国紫砂界，邵大亨如
同画中吴昌硕、齐白石；书中王羲之、颜真卿一般的存在。当时昊伯并
不知晓它的价值，但觉得亲切、熟悉，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毫不犹
豫地掏出身上仅有的100元，又向同事借了40元，140元收了这把大亨
僧帽壶。在那个年月，这可是昊伯3个多月的工资。

一壶入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40多年的光阴，从青年到白头，如
今，“几壶斋”中500多把形态各异的紫砂壶，勾勒出昊伯半生的追寻和
探索。时大彬的古拙简朴，陈鸣远的清秀沉雄，邵大亨的铁骨庄建，陈
曼生的曼妙多姿，翟子冶的瘦硬清拔，顾景舟的华贵雍容，壶以人名，人
以壶传。对于昊伯，每一把紫砂壶，都是一个文人的梦境，是波光云影、
杏花春雨的悠闲所在；是唐诗的故土、宋词的花苑；是烟笼寒水、画舫船
头的飘渺意境，这里有文人的风骨，蕴含着历史的契阔与一切过往生活
的无边风月。

在紫砂壶极端小众，尚未被众人所熟知的年代，昊伯无数次来往于
鄂苏之间，寻矿黄龙山，问“道”丁蜀镇。踏破铁鞋，“茅庐数顾”，只为一
睹传说中一把好壶的风采，一解心中疑问。久而久之，宜兴紫砂圈子都
知道有这么一位来自湖北荆州的“壶痴”。其好学的态度，对于紫砂异
乎寻常的热爱和感悟，让很多制壶老师傅都愿意指点一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于口传心授，如武术中的内家拳法，中医
的脉诊针灸，紫砂亦是如此。600多年的发展历程，很多匠人在创作过
程中，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制壶秘籍。昊伯于此间磨砺多年，移樽就
教，程门立雪，终悟“泥、型、工、款、功”紫砂五艺之妙理。

寻壶、藏壶，除了工作，就是壶。由此被人讥为“玩物丧志”，然而时
间证明了一切，昊伯于玩中得趣，壶中悟法，玩出境界，玩得工作屡出佳
绩，玩得生活云淡风轻。

筑台邀月，种蕉邀雨，藏壶寻梦。
于昊伯而言，每一把紫砂壶都是生命的涅槃。千万年前形成的个

性独具、色彩斑斓的砂矿，经过岁月的陈腐，百转千回的提炼，匠心打
磨，成型成器，再经千度窑火淬炼，窑变新生，期间拥有的自由和灵性，
暖手温心。一壶在手，可以把玩，可以品茗，可以幽赏。与壶对话，可以
缓解人世的冷暖和淡漠，可以调剂生活的苦辣酸甜，可以领略到来自心
灵之外的豁达与自由。茶靠泡，壶靠养，平时养的虽然是壶，其实是在
养自己。养壶的过程，也是人修养身心的惬意时刻。寻壶、藏壶、做壶
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然而，紫砂也在用蕴含其间的灵性反哺、陶
冶爱壶者的精神品性。

每遇尘世烦恼，紫砂能让人心沉静，凝神静虑，少躁专一、得养神之
用。杜甫有诗曰：“始知豪放在精微”。在鉴赏紫砂过程培养出来的耐
心，细心的素质，让昊伯在工作、生活中从容不迫，不疾不徐；紫砂壶上
的精美陶刻，是他学习传统文化的立体读本；紫砂造型讲究心悟手出，

耳濡目染，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审
美修养，这给作为新闻人的昊伯以很

大启发和帮助，让他能在看似寻常
的故事中发现蕴含其中的生活

之美。几十年的新闻生涯，
多次斩获中国新闻奖和湖
北新闻奖，他说，这里面
有紫砂艺术给予的熏陶
和营养。

悠游于紫砂江湖近
半个世纪，期间有清溪蜿

蜒，也有浊浪排空，然不论
风云如何变幻，依然初心不

改，只陶醉于紫砂文化内在的
魅力和美学价值，对于附着其上

外在的财富淡然处之。昊伯对紫砂
的感情，一如慈父对幼儿，晨昏相伴，日

夜摩挲，几十年的相处，彼此好像有了心
灵上契合，彼此营养,共
同成长。

在他看来，紫砂方
圆器的柔中寓刚、方中
寓圆，圆中有变，就是一
卷立体的《中庸》；而师

法自然的“花器”，花卉翎毛、瓜果鱼虫、梅兰竹菊，一应俱全，在匠人慧
心巧手之下，散发自然的清新和广博，一壶在手，“卧游”大千，壶中山
水，胸中丘壑，何须远足；而“筋囊”的精确严谨、纹理清晰，明暗分明，做
人著文理应如此，紫砂壶中蕴含的灵性和精神，是生活的艺术。一把好
壶自有其非凡气度，人学紫砂壶之大度，必能遇事豁达，心胸宽广；人学
紫砂壶之广阔，必能智达高远，光明磊落。

一把壶，一段情，一个故事。数百把壶数百个故事，串联起半个世
纪的人生，他说，其实懂不懂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论对待生活
和工作，都要有专一执着的品行和认真的态度。

如今，在滨江小城柳风波光的岁月里，在茶香浮动的“几壶斋”中，
昊伯继续他的寻壶、藏壶、鉴壶、品壶、说壶、做壶的悠游生活。他说，准
备写一部关于文人与紫砂的故事，为当前孔方势盛，鱼龙混杂的紫砂世
界，增添一点文化的因素和传统的营养，也为他半生的紫砂之爱，做一
个总结。

紫砂壶收藏家吴昊。

1940年6月8日，日寇入侵沙市后，沙市与外
地交通不便，市场上销售的香烟，多为日伪合作
社供给的“旭光”等少数牌号的烟，一般人不容易
买到。日寇投降后，市面上才逐渐有“红金”“大
前门”“白金龙”“双斧”等申、汉烟销售。由于这
些大城市烟厂的生产能力有限，供不应求，沙市
的卷烟工业由此应运而生。

开始是手工卷烟，卷烟户遍街都是。究其原
因：一、投资不需大本钱，钱少小搞，钱多大搞；二、
无需铺店、门面、场地和橱窗、柜台、货架，自家住
房就可生产；三、劳动量轻；四、全家老少都可参
加；五、周转快，“吹糠见米”，做出来就可卖钱。

当时卷烟用的烟叶主要来自襄樊与南阳之
间的河南邓县，其烟叶色泽金黄，有油质、香味纯
正。也有湖南益阳及松滋刘家场、曾埠头的。沙
市郊区杨场也生产烟叶，虽烟质较差，然成本低，
也间或采用掺合于其它烟叶。市内有几家山货
行代为销售，如华兴公（原红旗百货商店侧面）、
甘义兴（今解放路）、泰记（今解放路）等处。

卷烟必须将烟叶切成烟丝，切之前用水喷
湿。有的是将去筋喷湿的烟叶重叠成约30厘米
高、放进小铡刀里用手铡（像中药店切药片）。如
需量大，就将去筋烟叶重叠至70厘米厚，打成紧
捆，然后用刨刀刨，叫刨烟丝，有专刨烟丝的作
坊。因烟叶在切刨之前要喷洒水分，重叠时烟叶
颜色要变黑，重叠越厚，捆得越紧，对质量影响越
大。到1947年，有了专用切烟丝机切烟丝的专业
户，如张宝举（原解放路二小隔壁）。

手工卷烟的劳动量虽然不大，但做起来还是
够麻烦的，如将烟叶上的烟筋撕去，这种活又脏
又累。把撕好的烟叶送去切成烟丝、冲浆糊、在
卷烟纸上盖上商标图章、在烟丝里喷洒沃古林等
香料；卷香烟、锯烟、烤烟、包装，然后才可销售。

生产卷烟最主要的工序是卷烟。卷烟机用
木盒制成，约一尺见方，盒上粘有一张坚固的牛
皮纸，牛皮纸下面放有一根约一支香烟粗、七支
香烟长的小铁棍。按需要的份量将烟丝撒在牛
皮纸上，另放上一长条涂有浆糊的卷烟纸，用两
手捏住铁棍两头向前推动即成为一根约五支烟
长的卷烟。积累数十根时，放在锯烟的木盒内。
此盒为长方形，两头无档板，上面无木盖，两侧的
木板上，每隔一支烟长的地方有一条裂缝。然后
用钢锯条制成的小锯，从裂缝中锯下，便成为一
支支香烟。经过烘烤，最后包装成盒。包装工人
技术非常熟练，用手一抓就是20根，一天可以包
五六十条。

这些手工卷烟者大多是城市贫民和个体劳动
者，而且多是全家人参加劳动，也有临时雇请工人
的。如曾舜卿（现民主街口）、周家恭（原堤上大同
三街）、凌世杰（便河桥头）、马德山（梅台巷口小巷
内）、王东源（胜利街张家三巷附近）……。

与此同时，也有为之配套的行业产生，如前
面说的切烟丝的；有专印香烟包装纸的小印刷
厂，如汤润之的裕华印刷厂（在梅台巷口），还有
张尽美（崇文街口）、熊炳贵（青杨巷内）、沈有为、
谌记（皆在平安巷内等）；有为卷烟做外包装大纸
盒的（香烟条装大纸盒），如沈海记（原堤上大同
二街）；有代为卷烟户将卷烟纸理成扎的（卷烟盘
纸只能机用，如改作手工用必须理成一扎扎的长
纸条）；有专刻墨头的（即每支烟上盖的商标印，
用木刻或牛角刻，改机制烟后为铁刻的）等等。

当时，也有用四川烟叶卷烟的，这种卷烟无
需将烟叶切成丝，也不用卷烟纸，只用烟叶直接
将烟叶卷成长条，生产时只需切刀和浆糊即可。
沙市人称此为“叶子烟”，又叫“金堂烟”。生产叶
子烟的有顾荣生的“飞虎牌”（原江汉电影院处）、
刘协和的“和合牌”（胜利街大赛巷口），还有江渎
巷、回澜巷等处也有人生产。

1946年，沙市开始机制卷烟，为一姓刘的开
办的华中烟厂（在今胜利街张家三巷口）所产。该

厂由河南某地迁来，其资金雄厚，生产“弟弟牌”和
“荆州牌”两种。“弟弟牌”价廉，劳动人民多吸此烟，
销路很广；“荆州牌”价格较高，销路也不错。后
来，该厂不知何故逐渐紧缩，最后关门停业。

1947年后，沙市本地的手工卷烟户逐渐联合
办起机制卷烟厂。开始为木机，与铁机相仿，即
木质机座，转动与制烟部分为铁质。其动力为手
摇，在主机的前面有一个大转轮，安装在木座
上。两个壮汉各站转轮的一边，用手摇动转轮，
通过皮带的传导，转动机器制出卷烟。主要厂家
有福彩烟厂（原和平一街尾靠堤处，仅此一家为
独家经营），华洋卷烟厂（先在现胜利街原公安局
对门，后迁至原中山横街口改名为“集成烟厂”），
为手工卷烟户曾舜卿、丁凤梧、谌瑞庭等人合伙
经营。该厂先为木机、后改为铁机，并备有切烟
丝机。这些厂家所产卷烟行销荆沙周围县镇。

1948年又有手工卷烟户，如凌世杰、周家恭
等，合伙经营华联烟厂，开始创办时没有机器，是找
夹贵街（后为中山横街）一姓何的租赁的木机，租金
每月为大米5担（为老容量单位，每担10斗，约合现
在78公斤）。该厂以生产船牌香烟为主，由于经营
不善，生产半年后濒临破产。1948年下半年，该厂
生产的金枪牌香烟在当阳的淯溪、河溶一带打开了
销路。客户为了盈利，又怕物价猛涨，都是先付款
后取货，资金得以周转，该厂才转危为安。

这个时期，武汉大业烟厂倒闭，该厂股东代
理人钟汉三携带剩下的部分资产搬迁沙市，与华
联烟厂合并，厂名仍称“华联”。大业烟厂带来了
铁制卷烟机与切烟丝机各一部，还带来了大批印
有“绿鹦哥”和“红皇后”卷烟的商标牌号及包装，
从此，结束了木机制烟的历史。该厂原在便河桥
头，合并后迁至豫章会馆戏台的里面（原便河路
二小后面）。

与此同时，曾有王让之兄弟二人与华联厂合
伙经营，但不足两月又分开。不久，该厂搬迁到
四川万县。华联烟厂后来又迁到克成路（即现在
的新沙路清真寺隔壁），改名为“九成烟厂”。开
始还勉强维持，后来就一蹶不振直至倒闭。

沙市机制卷烟业除以上三厂外，先后还有福
记烟厂（在现在的教育幼儿园附近，该厂因在楼上
煨汤不慎引起火灾，毁于一炬）、大华烟厂(在现中
山路群艺馆对面)，六合烟厂（在胜利街口对面中山
路上）、华康烟厂（现崇文街，原为药店后为织布
厂）、福兴烟厂（共和巷口）、××烟厂（原黄州会
馆，崇文街小学后面）、××烟厂（迎禧街中段）、新
新烟厂（今胜利街港务局宿舍处）等，这些烟厂都
备有铁制卷烟机和切烟丝机，其制烟程序与手工
卷烟基本相同，仅生产范围与生产量较大而已。

后来，除生产20支装的盒装烟外，又生产一
种50支装的白大包烟。这种卷烟只用一张白纸
一包，在白纸上印一种单色商标即可。如九成烟
厂生产的“梅鹊牌”和“民生牌”，因经济买惠，颇
受劳苦大众的欢迎。

当时除机制卷烟厂外，仍有不少手工卷烟单
干户（较大的卷烟户均合伙办烟厂去了）。机制
烟厂每生产出一种畅销的香烟，就有手工户假冒
其产品。如九成烟厂生产的民生牌50支装的香
烟，较受群众欢迎，很快就有假冒的“民生”充斥
街头。这些假冒烟影响了畅销烟的信誉，生产厂
家不得不重新创牌，几经折腾，倍受损失。

解放后，申汉烟如“飞马”“双斧”“腰鼓”
“金禄”等名牌香烟大量涌入，沙市的卷烟就很少
生产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工商业逐步开始公
私合营，市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共拿出资金1.5
万元，华中、集成、福彩、华大等私营厂家皆以生
产资料作价入股共1万元，成立了“更新烟厂”（原
便河西路人民剧场招待所处）。1952年该厂不慎
失火，生产车间（包括卷烟）全部焚毁，原料车间
因在另一边（原人民艺术团内）而幸免。不久，该
厂关闭，沙市的卷烟工业也逐渐消失了。

“文王熊赀立，始都郢。”2000多年前，司马
迁就告诉我们，楚文王从丹阳迁都荆州纪南城。而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亦写道，“熊通子文王熊
赀迁都郢，有地千里”。从“子不过同”到“有地千
里”，再扩展到“地方五千里”，皆因楚文王于公元前
689年迁都荆州纪南城，以富饶的江汉平原为依
托，走上高速发展之路，从而强势登上中国历史舞
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王定都荆州，成就了楚
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400年。

那么，荆州是怎样得到楚王青睐的呢?对此，
荆州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从礼先生认为，“纪南城
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有长湖，南有长江和浩
大无边的云梦泽，山山水水均可为防御的自然屏
障。在交通上，纪南城位于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
要道，既能防，也能守。在经济上，以纪南城为中
心的江汉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是久负盛名
的鱼米之乡。在政治上，纪南城正位于东西南北
的中心地带，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大有英雄用
武之地。”

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当年，楚文王来到这
片荒芜之地时，脑海里一定浮想着若干年后粮食
大丰收的场景。如今，我们在描写荆州时常会说

“荆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此非官话、套话，而是
古而有之。据《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时，
曾称楚国粮食丰饶，“粟支十年”。在农耕文明时
代，楚国有着农业灌溉的天然优势。楚庄王时，
令尹孙叔敖兴建水利灌溉工程，推进农业生产，
使楚国“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当然，这是后
话了。

掌控着丰腴、富饶的江汉平原，手中有粮的
楚王底气十足，开始谋划进军中原、打回老家去
的战略。首先，灭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异姓国
——申国，并“将申国变成了楚国的第一个大

县”，随后一个回马枪灭了息国，让楚国下属的
“县”增加到3个。正是有着鱼米之乡的荆州作为
坚强后盾，拥有铁血手段的楚国很快就将整个江
汉平原囊括怀中，随后兵分两路，分别直插南阳
盆地和大别山一带，悄然开启了重返中原的征战
之旅。

虽然，后世很多人将申国、息国相继被楚国
呑灭，归结于红颜祸水，归结于绝色无双的桃花夫
人，但聪明的楚王却用“好色”掩饰了自己争霸的
企图。随着权国、罗国、邓国、绞国、申国和随国、
息国、蔡国、郑国相继并入楚国版图，楚国的崛起
已经势不可挡了。正如文史达人王伟先生在《楚
国简史》一书中写的那样，“楚国占领了从川东、湖
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土地。此时的楚国疆土，形
成了一个新月形的版图，包围着中原地区。”

当时，由于周王朝已日渐衰落，天子只得默
认了楚国的举动。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
楚国意气风发、准备大展鸿图之时，齐桓公称霸
的时代也同时到来。于是，由齐桓公主持的诸侯
盟会——“北杏之盟”，成为春秋时代里程碑式的
盟会。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周天子主持的盟
会，而主持者齐桓公是得到天子封为诸侯国老大
——“伯”。于是，手持周天子尚方宝剑的齐桓
公，就把矛头对准了后起之秀楚国。

此时，历史已经悄然进入到了楚成王时代。
楚成王，就是息夫人——那个用美貌引来祸水被
楚灭了息国的夫人、亡国后被虏到楚国成为楚文
王“老婆”。

楚成王年龄不大，但极其聪明，为了防止以
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国集团对楚国的联合讨
伐，他先是赶紧停下了楚国向北方地区扩张的步
伐，以稳住同样野心勃勃的“齐老大”。同时，又
更加殷勤地向周天子进贡，低眉顺眼的向周天子

俯首称臣，从而麻痹了周天子，赢得了为周朝守护
南方的正规“名分”。楚国得以名正言顺地扩张，
从而掌握了江汉平原周边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
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之中。以至于张仪在游说
楚怀王时就曾总结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
楚而秦”。这一点，倒是与2000年后复旦大学教
授杨宽先生观点相同，“在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
中，领土以楚为最大，兵额以楚为最多，武器以楚
国铸造的最为锋利，楚国的资源也很丰富，山泽
出产也很多，手工业也很发达。”特别是楚人将扬
越的青铜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
掌握了分铸焊合技术，独创了失蜡法等铸造工
艺。这一工艺，至今仍在铸造航空发动机、导弹
和精密仪表时采用。

正如司马迁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
说，楚国依托以荆州为中心江汉平原，既掌控了
富裕的大粮仓，又能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建在
广袤无垠平原之上的楚都纪南城无险可守，极容
易被攻破，再加上后人在楚国繁荣中滋生出的优
越感，导致纪南城多次被攻破，最后于公元前278
年在秦将白起的那把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直接
导致屈原投河自尽，楚国都城被迫迁往河南淮
阳。离开了江汉平原的楚国，虽然回光返照般地
又生存了50多年，但丢了“根据地”的楚国开始
走下坡路。公元前241年，楚国又在秦国步步紧
逼之下，再次迁都至安徽寿春。19年后，楚王负
刍丢了寿郢，当了秦军的俘虏。

在秦国强势崛起的强大历史车轮碾轧之下，
一个无比灿烂辉煌的楚国就这样在公元前223年
悄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正如王伟先生所言，

“征服了楚国，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能与秦国相抗
衡”，秦国用铁腕手段迅速结束了战乱纷争的战国
历史，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江汉平原，楚国崛起的中兴之地
□ 张卫平

沙市中山路兴茂合烟厂“大军战”烟标。

沙市三府街蔚泰烟厂“双凤”烟标。

吴昊收藏的大亨僧帽壶。

邵大亨的各式传器，堪称集砂艺大成，刷一
代纤巧糜繁之风……创作形式上的完美、技艺的
高超，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

——顾景舟


